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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梦见至爱》 

玛 妮 

 

 

（Dreaming of The Beloved by Mani S. Irani） 

 

翻译：美赫燕      校对：田心 

 

 

巴巴梦 

 

  

我们入睡时所见到的梦是什么？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告诉我们——我们体验为真实的一切

生活本身，只是一场梦。因此我们在睡眠状态所体验的梦不过是梦中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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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于全知，至爱给了我们上述的神圣真理。但被转译成爱者强烈渴望瞥见至爱的语言时，梦

的“在”又极其真实。“巴巴梦”不属于梦者，而属于慈悲的“给梦者”。他让亲爱者必要时见他

一下，即便是在梦中梦里。9 K( G" ~0 A/ H 

 

有人问巴巴，他身现其中的梦是否不同于其它梦。巴巴断然地点头，“不同，当然不同。”

并解释说，有关他的梦因他的“在”而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当他的在之光触及时，连幻相也会被

启亮并转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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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让我想起自己许多次站在美拉扎德的小阳台上，观看晨光照向近处一丛黯淡的灌木。忽然

间，灌木丛会被万点光芒激活——而它们在太阳升起并触及灌木之前根本不存在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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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这里选择的第一个梦，表明“巴巴梦”有多么真实——真实得滔滔滚入梦者的醒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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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梦见自己在美拉扎德，站在屋外美诺的花园里。太阳即将落山，巴巴已回屋就寝。我面朝

主房和美诺的门廊站着，内里升起想要见巴巴和顶礼他的巨大冲动。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渴

望时，我跑上台阶进屋，转向巴巴的房间。% r5 r/ {$ e- ^3 e1 }+ {" v6 w 

 

但就在那儿，纳拉延．玛哈拉吉——五位至师之一——的出现让我嘎然停下。他站在巴巴房

间的门口，看上去非常年轻，充满光。显然他是巴巴的门卫，未经他允许，谁都不得入内。

我看着他，相当惊愕。他含笑微妙地点点头，表示我可以进去。8 l" S7 u  e, z7 s5 }! X) g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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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急忙入内，巴巴坐在床边，双足放在一个小垫子上。我满怀难以描述的爱和喜悦感，俯倒

在他足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想看看巴巴，开始从他的足上抬头，却吃惊地发现抬不起来！

我一次又一次试图抬头，却徒劳无效。最后，我相当担心地自问，“我为什么抬不起头？”

答案即刻揭开：我不能从至爱巴巴的足上抬头，是因为我的头不在他的足上，相反，巴巴的

双足在我的头上！只有巴巴抬起他的脚后，我才能抬起我的头。5 w( r4 {, v3 w" H8 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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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醒来时，我发现脖子僵得厉害，但未把它同我的梦联系起来。直到在信托办公室的喝茶

时间，听我讲起此梦，有个同伴叫道，“脖子僵当然都是因为昨夜你梦中在巴巴足上使劲抬

头造成的啊！”  

 

雌鹿也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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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梦里，巴巴坐在一片开阔地的树下，四周是寂静的斑驳森林。他身上简单地穿着外衣

和长袍，头上却戴着你能想象到的最美丽的皇冠。他眼含难以描述的美，天然的姿态透着神

圣威仪。我站在不远处，凝望他。忽然感到身边泛起一阵涟漪。转头看见三只雌鹿站在他面

前。她们浑身纯白，戴闪光的头饰。她们默默立着，柔情地望着巴巴。接着向前迈步，轮流

跪倒在他面前，将满是珠宝的头放在至爱的足上。这些天国的动物达善后起身时，巴巴深叹

一口气，森林里的树叶全都簌簌摇颤，仿佛在鼓掌欢呼。我醒了，心欢乐地舞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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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诺减轻我的负担 3 O  c* H$ a) 8̀ G  W& s9 z' Z& z 

 

时近黄昏。我在美拉巴德，站在三摩地外的岩石屋顶下。似乎我是在一个古老的洞穴里。面

前有个篮子，装着硕大无比的白色晚香玉花环，是我为巴巴买来的。花环中点缀着鲜艳的红

玫瑰。尽管太阳已经落山，光线微弱，但晚香玉在黑暗中如星辰一样发着光。 

  

我弯腰拿篮子里的花环，好带进三摩地。但它又大又重，无论我多么使劲，都提不动。我筋

疲力尽，但努力不止。突然，我分明感到身后有人。扭头一看，是美诺。 

  

她来帮忙了，我们同时把手伸进篮子。经过几番努力，取出了美丽的花环，一起把它拿进三

摩地，献给我们的至爱。% l& K& \( W/ l8 U#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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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甜蜜的负担也会是沉重的。醒来后我回想起在巴巴的爱里，美诺是怎样经常分担并减轻

我的负担的。 

 

修道院地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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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幢大型石头建筑的房间里，象是修道院的一部分。修女衣着。手里拿着一

幅不小的像框，里面没有玻璃，也没有画像，我透过像框看了又看。从房间的窗户望去，我

可以看见其余的石头建筑，构成了很大的修道院建筑群。; F* z( m& _7 w9 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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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然，地面开始动摇，地震一样摇晃起来。我紧紧抓着手里的空相框，大呼，“巴巴，巴巴，

巴巴！”这时我想到，最好保险起见，便叫道，“美赫巴巴，美赫巴巴，美赫巴巴！”不一会

儿，地震停止，地面平静。; S6 _; G% f5 j+ V% ~- A5 C4 E $ S# l0 k  \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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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朝窗外望去，看见之前还在那里的其它建筑，全都在地震中夷为平地。唯独我站在里面呼

叫巴巴名的那个房间完好地保存下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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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关山的灯火) j# C; ?1 w 3 e9 Z2 V; `1 i7 e2 e7 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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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梦的帷幕打开时，我在美拉扎德附近，已连日走过漫漫的荒岭野地，寻找目标：闭关山。
7 f. S, T% O+ C: V 

梦中我是位男子，穿着苦行僧的衣服。精疲力竭，步履拖沓，黑暗中朝西方走着。方圆数里

杳无人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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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然我远远看见西方有一点灯火闪烁。便朝灯光蹒跚走去，来到一座栅栏围绕的小农舍。门

前有个人，手持一盏灯，为黑暗中的迷路行者指路。  

  

“请问先生，”我说，“你能告诉我闭关山怎么走吗？”  d! z. ]) T( D( N: z 

! ^9 s/ Z: |% E4 f# g 

他一言未发，转身指了指南面的天空。我能隐约看见闭关山的轮廓，不胜欣慰，终于找到路

啦，便谢过离去。忽然，我意识到或许这个人只是看管小屋者，便回去问他，“你可以告诉

我，谁住房里吗？”* q. d2 s% A. b% m5 U6 s 

 

他回答，“萨比尔，”（“耐心者，”我明白这指的是巴巴。）$ [7 v: }& v) S- q' S; o3 P 

 

我朝山走去，开始攀爬，心里高兴终于到达目标了。月黑风高。爬到四分之三，我惊异地看

见山坡上闪着一点灯火。惊奇中，我跪下去近前看个究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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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里，我看见一盏陶制小油灯，点着印度家庭常用的棉线灯芯。小灯周围是三块小心竖起

的砖头，遮挡着火焰，以免被风吹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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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为何，这个梦深深打动了我。我赞美着巴巴的慈悲醒来，想道，“这难道不正象他吗——

保护着他的年轻火苗们一路走向他！”" d* 

 

上帝的朝廷 5 v! s) ^# z7 c) c' P) g# [+ 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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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梦里的情感大多难以言传，下面的梦就是其中一个。 

  

我发现自己在上帝的朝廷外面，是升朝时间。身着白袍，形象模糊的人围坐成一个圈，足下

垫着脚蹬。忽然，一位极美的中心人物吸引了我，我感到内里涌动着强烈的爱，大叫道，“您

是上帝！”他没有直视我，而是微微点了点头。我说，“您真美。我爱您。我一直爱着您。”

张开双臂，奋力想进去，和他在一起，但我的双脚却铐着沉重的锁链。& F1 C, H$ w  f/ P& h5 .̀ i+ P0 E 

 

我又一次到了外面街上。似乎是个玛司特，莫名其妙地走向一个街角，一些人围挤在我身边。

他们看见我坐在地上，象个疯子；又有些人走过来看我，不满地走开。我唯一想要的是回到

上帝那里去。想见他的渴望无法描述。8 J: p* z5 U4  e. e" r9 `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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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找到一条小径，来到一扇半掩的门，它通向朝廷。我试图溜进去。门卫看见我，抓住我的

双脚要把我捆绑起来。我拼命反抗。2 g/ Y# E9 x9 D0 W 

( 6̀ z2 u9 _) u# y : f. ]* f 

一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使者笑着走来。他看上去象纳拉延．玛哈拉吉，松开我的脚镣，说，“好

吧，你可以进来。”我走进朝廷，上帝就在那儿。我再次被爱征服，感到心融化了。 

4 J* ^8 H0 m7 D, _  q 

 

无双的队伍 

 4 U( @; p$ y, j9 ?2 F2  O5 k 

我最喜欢的一个梦也与闭关山有关。6 Z% s& m: L5 f$ D 

 

在美拉扎德后面，有一个小阳台与厨房和浴室相连，通向一个石砌的洗衣池。你站在那儿，

可以看见闭关山的可爱风景，还有一片开阔的田地，美诺在那里种出让人惊喜的花卉和蔬菜，

滋润我们的心灵和味蕾。8 k' N* @. r! l* 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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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夜里，我梦见自己站在水池边。天黑了，但我仍能模糊看见闭关山的轮廓。我在洗一条

面巾，透过流水声，隐约听见甜美的音乐从闭关山方向传来。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陶醉

于渐行渐近的乐调，猜不出这些歌者会是什么人。透过黑暗，我终于分辨出这些从闭关山走

下来。 

  

有一条小路经过水池，绕过水井和美拉扎德的田地。乐队沿路走来，我惊奇地看见队伍由玛

哈拉施特拉邦的著名至师组成。有些我认得：且歌且舞赞美上主的图克拉姆，禅那希瓦，古

拉卡纳施，埃卡纳施，古拉．库姆巴尔和其他最为我所爱的歌者。至师们边击铙钹边唱，音

乐甚为精致可爱，以致我想哭。 

 0 M. y1 c2 ?% x) R 

他们经过时没有看我，但讯息清晰可鉴：% e  {+ D# s1 \7 c4 ~9 r" v$ h 

 

他们刚上了闭关山，去向宇宙之主——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——致敬。 

 

 

“我爱你，我的姐妹” 

  

登天梯是我最喜爱一个梦中主题。在下面要讲的梦里，我在攀爬一个无尽头的天梯。由粗糙

岩石凿就的台阶，宽得可容数人并肩攀登，却不够深，脚踏在上面休息，则冒着失掉凉鞋的

危险。随巴巴乘蓝车全印度旅行时，我们有时会爬这种台阶，我曾照了张像留念。我的相机

曾捕捉到一个类似的阶梯——巴巴站在顶端，等我们女子赶上。) J$ E) G- k" w! o) g/ s2 e 

 

我在梦中拾阶而上，身后紧跟着一位修女，穿着蓝白修女服饰。她右手罩在我的头顶，一束

明灿的光圆锥般从她掌心倾注到我身上。. W# Q$ ]; h4 G7 t2 w  j 

 

爬了许久，我感到劳累。抬眼望去，不知还剩多少台阶。便转向修女，问，“还要走多少个

台阶呢，姐妹？” 

 : k$  M9 c; H 3 R; 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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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没有作答，而是出乎意料地问，“你爱我吗？” 

 2 o5 D6 q5 -̀ [. N% k1 o8  w! v 

我说，“是的！” 

  

她回应道，“那就说出来。”& ~$ P/ X+ v3 q. I 

3 y& L! d5 I% z1 z6 m 

由于她天使般的生命散发着爱，服务，牺牲，快乐与纯洁，都是我童年起就热爱的修女品质，

我坚定地说，“我爱你，我的姐妹，我爱你。”6 J# o9 c% ]/ C 

. c' T1 ?( g6 d+ S3 U 

我们继续向上走，我自忖，“肯定只剩不多一些台阶了。我不知道，但也无需知道。知道‘他

知道’，对我足矣。” 

 

 

上帝的衣橱'  d4 X$ I5 {7 _7 ? 

  ^7 ]" g& J9 w% Q' X$ F 

在印度，常把上帝称作“上面的”——似乎上帝创世后，即住在上面的天堂里，享受着永恒的

逍遥，不过偶尔回应一两个祷文罢了。 

  

所幸并非如此。幸运的是，上帝深爱着他的造物界，以致穿扮为人，“下”到他地球的孩子们

中间。为了被我们瞧见，他穿上完人的外衣。这样，有一段时间，他和我们在一起，做平常

的游戏，和我们同欢笑，同悲哀。但他全然保密。当他“下降”为人时，只有少数人分享这个

上帝显现的神圣绝密。他被称作阿瓦塔，因为神+人=阿瓦塔。 

 ! E- t; x3 ]+ M$ D' v 

和我们生活一段时间后，上帝便脱去外衣（人身），留下来供世人保留与崇拜。的确，上帝

把他的外衣留给了我们，但他并没有离开我们！虽然我们无法看到他，但他的爱与恩典的流

溢比任何时候都强大，恩泽所有人。2 X9 ~& W% |% u  s 

 

上帝是一，唯一。但上帝的外衣却很多。每次上帝决定“下”来，便从他美丽的衣橱里选一件

不同的衣裳。: W: f. ?: \5 X0 |/ f9 X / T& m* m& l. n! V 

 

经过漫长的年代，上帝为了他地球上的孩子们，已穿过许多的外衣。如我们所知，上帝的外

衣有不同的名字，诸如索罗亚斯德，罗摩，奎师那，佛陀，耶稣，穆罕默德。现在，我们知

道，它是美赫巴巴。'  H8 e4 [: W1 M; V 

 

不久前我做了个梦，说明了这一点。我肯定你们会喜欢。 

 3 _# W; X& S7 d1 s* f 

我梦见，我开着一部红色小汽车，前排坐着位朋友。那是一部敞篷跑车，后座只能容纳一人。

汽车在红绿灯前停下，昏暗中，我感到后面有人。回头一看，是个穿着阿拉伯服装的人。% {" N- V% G6 ?+ 

d  s9 `% |/ D0 S+ } 

3 g5 I5 }! ]+ o6 j 

我即刻知道，毫不怀疑，是先知！。他无声指出，想搭我们的车一段路。随着我点头，他坐

进后面的小座位，我们继续赶路。不多时，经他示意，我们停下。他下车走开。# V" I* y ; w$ T" b# @2 V; w( F 

1 M5 X; K 5 X3 u' |6 K# D) C 

我非常好奇，想知道他这是要去哪里，为了什么，便从车上下来，保持距离悄悄跟随，跟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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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过大小形状各异，迷宫般的帐篷群，就像你们在大型马戏团的营地看到的那样。 

  

最后，他停在一座平顶大帐前，当他推开帐门，我看见沿墙挂着一大排服装。先知沿衣服走

着，边用手轻抚，以为下一幕选一件，这时，我醒了。, E; U$ X) H% c! l1 M 

 

 

娜芙蒂蒂 

. n1 E3 G% "̀ ~: E / ^ 

在这个梦里，我看见巴巴在美诺的花园，坐在她的门廊对面的绿色长椅上。凳子边是棵罗望

子树，直直伸向太阳，穿过一棵夏季开满绚丽花朵的凤凰树。# w- O+ g; E! t+ e' U" {7 n6 w) ] 

 

凳子另一边，靠近巴巴站着个人。竟然是埃及王后娜芙蒂蒂，戴着肖像里常戴的王冠。她看

着巴巴。我也是。* t9 G% {5 J  O. V8 [' R 

 

我深情地叫道，“您千万千万再不要离开我们了，巴巴。您一定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”" @: ]% f& A! \! j / \) } 

 

巴巴轻轻转过头，指着娜芙蒂蒂，说道，“行啊，她若允许的话。"! ~8 I" d9 o+ T$ k 

 

2 F0 q5  M- k0 k 

他们在哪儿？5 x9 M" q; P) N: c 

 

我天然地敬爱至爱巴巴时代的至师们，尤其是与我有特殊联系者：我儿时同家人一起去拜访

的乌帕斯尼．玛哈拉吉；我 11 岁时只见过一次的纳拉延．玛哈拉吉，但他生前和去世后出

现在我梦中，是我的守护神；特别是令人爱慕的巴巴简，我在英国兵站她的老棟树下见过她

多次。还在滨江花园的大芒果树下见过她几次——多年后，我们每年一度的普纳访问后，从

古鲁普若萨德回美拉扎德时，巴巴常在此停下，给爱者施达善。 

6 d) }- L* F0 r:  } 

如我所说，敬爱我们至爱时代的至师是自然而然的。但不象有些巴巴爱者，我从不急于知道

其他至师在什么地方。因此，巴巴离开肉身后不久，会来到我的梦中，问我知不知道当今五

位至师的所在，实在是非常的有趣。 

 % W9 @; Y* t- v- B 

他面对我站着，眼光明亮兴奋，用古吉拉特语清晰地说，“你知道五位至师在哪儿吗？”, B  g' ^" a3 |; n 

, ]$ {! g# s4 T; V 

我说，“不知道，巴巴，我不知道。”8 I  z. u" L/ q$ ^ 1 d 

 

他说，“来，我指给你看，”说着大步走到我身边，我看不见他的脸了，只看见他俊美的手大

幅挥动，一边在我眼前展示如下妙境。 

  

巴巴说，“五位至师远在深山，所以你见不到他们。我给你看他们的地方。”* Y: y! u" ^; }- X* H( G 

0 @1 _) ]8 }; .̀  ?( \8 ~- g6 m 

他击掌，这一掌仿佛覆盖整个天穹，却又寂然无声。击掌后，一片绵延的高山峻岭立刻呈现

我们眼前，清楚表明——一位至师的居处在印度，喜马拉雅山。 

 - t6 w* P/ P( c& Z5 z4 M# U& z 

巴巴对自己的展示显得很满意，不时投来目光，看是否给我留下了适当的印象。随着第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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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显示出埃及——法老的领地，我确实印象深刻。我面前矗立着巴巴访问埃及时曾亲临过

的金字塔。  

  

第三位至师的位置对我是个惊奇。随着巴巴指向天空，我看见白雪积顶的富士山，知道巴巴

所说的一位“深山寺庙“里的至师位居日本。( V. Y; w$ u1 [9 @. G 

 

为了向我显现第四位至师的居所，巴巴和我不得不走过一段崎岖地带，直到站在一面陡立石

壁前。我们得脖子后仰方能看见岩石上的缝隙。我明白那是用来运家庭需用品的。此处对我

影响深刻，我知道毫无疑问这是希腊。: x& ^8 j- _; {( t* F( @1 x  5̀ :̀ e7 S 

 

此时我已被这个对至爱的梦所深深吸引，急切想知道第五位至师。我忽然感到身边没有动静，

抬头望他，似乎想说，“我们接下来上哪儿？”却见巴巴正箭步离开，远在前头。我极力想赶

上他，却怎么也赶不上。并且醒了。 

 

巴巴，请别叫醒我 3 l3 N) C, L/ W8 W 

- C* s, N# F' U+ G 

鉴于我的听众对我保证说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梦,下面这个梦并不独特。但它对我却很特殊，

因为每次梦中我和巴巴的游戏。 

 3 w. m4 i  $̀ B 

首先我在经历一个普通的梦。忽然档位切换，我发现自己在梦里完全醒觉，也就是说，我完

全觉知到自己在做梦。我发现自己在施展难以置信的本领，飞过树梢，触及云朵，有一种醒

状态所体会不到的自由无羁。我自忖，“我多想这个梦永远继续下去啊！”但我还知道，这是

巴巴绝不会允许的；我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，巴巴就会很快把梦关掉。这每次发生时，我都

希望自己下次更幸运些。 

  

我特别忆得的这样一个梦中梦，是看见顾麦——巴巴的早期秘书阿迪．K．伊朗尼的母亲。

她站在普纳火车站月台的尽头。我远远站在月台的另一端，但能清楚地看见她。她激动地打

着手势，邀我过去看她在月台拐角处所看到的。我好奇地想看另一端的顾麦所景慕的东西，

开始向她跑去，同时绝望地恳求巴巴暂时别把我叫醒。“求您，巴巴，”我恳求道，“别叫醒

我。我得看看顾麦想要我看的东西，求您巴巴．．．”一边越跑越快，想及时赶到她那里。眼

看离顾麦只几步之遥，梦了无踪影。我醒来时敢肯定看得见他在微笑。 
 

发大水 : h1 B" h3 Y$ Z' I% [% b(  ̀ U" C 

 

我做这个梦的时候，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正经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，我们这些被巴巴指定

为信托人的老满德里，都卷进了一场官司。) I6 N: {# u1 I 

 

梦中，我沿阿美纳伽乡间小路走着，碰见阿迪．K．伊朗尼蹲在田边，慌乱地企图把爆裂的

水管两端接在一起，四周一片汪洋。水以强劲的速率喷出，不管阿迪怎么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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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: u3 o6 l8  z7  b1 O( a, k$ t 

很快我明白事情完全失去控制，阿迪无法挽救局面。周围一个满德里都不在，没人帮助他。

于是我跑去叫埃瑞奇。$ Y  ?6 k' n. v1 Z , N 

 

我在一辆公共汽车旁跑着，大叫埃瑞奇的名字。车上坐的人朝下望着我。终于，一名乘客把

手伸出窗外，默默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小山。我明白他的意思是，“你找的人在那儿。” 

  

我找到他指的那座山；它真象是出自童话故事，山顶有一座小小的水晶城堡。有一些小台阶

通上去，我急忙拾阶而上，进入城堡。! ;̀ j , O4 m1 O9 t6 A 

) j# z& h- _/ Q 

我挨房间寻找，却找不到埃瑞奇。最后，我发现他坐在城堡主厅的一张桌前，忙着伏案书写。

我声音异常不安地叫道，“埃瑞奇，埃瑞奇，你得帮帮阿迪！水管断了，一个劲儿往外喷水，

他控制不住。关不住！会发大水，把一切全淹了！” 

 2 a! \) S, @. t 

埃瑞奇异常平静地抬起头，说道，“巴巴在总管关上它时，它会停下的。” 

  

我醒了，自忖，“对呀，巴巴在总管道，控制着一切。” 

  

那场官司也一样。这个梦后不久，官司因始作俑者在家乡去世而忽告终结。 

 4 g  _  U4 o) M.  `; b" Q 8 D$ v 

9 R) p. f! G5 t) y5 ~' t# R; c% s* o& V 

呼拉圈 , |0 U$ \0 Q  A6 A 

 

我能记得的是，印度在 50 年代后期开始流行呼啦圈。在西方当然要早些，但西方的时尚需

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抵达印度。- x2 W3 P9 d  _! D 

% C/ r% ?8 d$ ~. I" Y( J 

我们甚至知道得更慢，直到一天上午，一位年轻的巴巴爱者把车开进古鲁普如萨德院，从汽

车的后备箱里露出个呼啦圈。后来我们要她给我们演示演示。她十分乐意效劳，用胯部的扭

动一圈一圈地转呼啦圈。我们女子也轮流试了试，包括美诺，但她更喜欢同巴巴一起观看。

美茹没做多久，因为她刚刚做了大手术。我尽情地转了起来。) l2 R$ ~$  G5 s6 g 

 

之后不久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至爱巴巴站在高高的天空，身着白袍，优雅地在腰间同时转动

着许多个呼啦圈！天空湛蓝，呼啦圈颜色各异，在转动的呼拉圈互相碰触的每一点，我都看

见一个银河系诞生，一个宇宙迸出，一个太阳系显现，直到整个宇宙都围绕着巴巴转个不停

——被他的慈悲微笑所照亮。" h+ y7 o" j ! 6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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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利的呼声 

 . g& q& ]: O8 C; L 

这是我做的最接近日语的一个梦——也就是说，我午夜醒来时，把这个梦匆匆记在了一个旧

日语请柬的背面。 

  

梦是有关至爱巴巴和美诺的。那是个由不同情景组成的绝妙拼图，若参合在一起就没什么意

义，但每一片本身则清晰可鉴，愉悦着眼睛和心灵。0 l2 /̀ A5 |9 z" D # P* P6 q3 | 

 

例如，一个是七匹白俊马从信托大院飞奔而出，纯白的鬃毛高高飞扬。再例如，巴巴坐在路

边的一棵棟树下，不远处是一辆“维多利亚式”马车，作为一位村姑的家。她给巴巴和我们送

来可口的午餐，却不要一分钱，并用马拉地语说，“我们做这种工作从来不要钱。”4 _0 b% y4 N3 V' X* g" g 

 

或者，画面再次转换，巴巴用古吉拉特语对美诺说，“记住，美诺，要吃好，睡好．．．”: e1 I  F  z4 N; i+ e  L0 s. [ 

 

最后是我在一座临时舞台上，帮助巴巴安排一部戏剧的道具。 

  

巴巴站在舞台中央。我跪在他面前。他用双手用力按我的头，大声说，“不管我按得多使力，

胜利总是我的。”他一连这么说和做了三次。1 l" [2 ?, H* T / a4 T' N 

, T" o- w. z4 S, L2 u2 i( s 

第三次，我依然跪着，发出嘶鸣，他响亮而清晰地说，“胜利的呼声已发出！”并重复了三遍

——一次听起来像是“王牌”。接着我清楚地听见他说，“胜利的呼声已发出。”6 J0 }5 d0 U) r# m9 z  m$ V! r 

 

 

我的金鱼朋友; _: [/ Q0 n3 A: F: s! o;  M 

# }$ Q& I$ k. f 

在这个我曾讲给巴巴听的奇异梦里，一条美丽的红色金鱼造访了我。我站在普纳巴巴房子的

一个房间里。没有家具，但通向房间的两扇门都开着，从左门上方飞进一条金鱼，双鳍快速

煽动着。她转了一个弯，停在我面前，明白地表示她口渴极了。我的小哥哥阿迪在隔壁房间，

我对他喊道，“阿迪，快点，给我拿碗水来。”他用一个可爱的天然珊瑚碗端来水，从屋外递

给我。* r  M" N6 M* f5 X 

 

我捧起碗，把水端给金鱼。她双鳍依然快速煽动着，倾下身，将嘴伸进碗里，把水喝得一滴

不剩。她显得无比幸福和满足，随后飞近我，双鳍捧着我的头，我的这位来自天国的朋友在

我额上吻了一下。( 

 

 

树洞 

/ @7 D! Y5 M1 S, | 

有很多年，在通往美拉扎德住处的私家马路边，长着一棵大芒果树。一个又一个夏季结出甜

美丰硕的果实，供上主及弟子们享用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很大的一个树枝断裂，在树干留下个

大洞，结果是一个天然的洞穴在树干上形成。- F0 k. c! D' P- o 

$ H9 H3 z" Y' ] 

在梦里，我在马路尽头，感到焦躁不安，顶着黑暗跑向美拉扎德住处。忽然，从马路对面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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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一束美丽蓝光，让我猛然站住。我慢慢走上前，发现光是从芒果树里发出的。我朝里面

望去，在那里，在树洞里面，坐着耶稣的母亲玛丽，由我看见的璀璨蓝光包围着。她坐在宝

座上，身披蓝色衣钵，头戴钻石小王冠，她的辉灿无从描述。我跪下，把头放在玛丽的膝上，

叹道，‘噢，玛丽？’/ z3 Z' O% V0 [/ G# ] 

 

过了一会儿，我抬起头，吃惊地发现坐在树洞里的是美诺，不是玛丽。我不胜目眩，将头埋

在她的腿上，再抬头，发现又是玛丽。形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变换着。每次我抬头：玛丽—

美诺—玛丽—美诺．．．- D+ Q% x2 a4 c9 f5 n' e 

. H; X) S- L2 E 

我从梦里醒来，喜悦与平和感难以描述。天一亮，我就匆匆跑到树前，将一束鲜花和一只蜡

烛放在树洞里。我绕树转着，高兴地发现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围绕树洞的树皮形成了一个布

局精巧的天然画框。! C" Y7 O, f# a( a 

 

这棵树继续开花结果，但几年后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旱灾。虽然从城里拉来了水箱，但无济于

事。树死了，但它的一部分还在。还能看见残存的树洞，我仍旧为“美诺树”带去鲜花。 

: b6 U# n0  b9 o8 O 

( L# I! ]0 ?& S3 b" C# n* e 

巴巴简关店 

 

在巴巴简去世多年后，我做了这个有关巴巴简的梦。 

* x# y* t/ H, R) z;  \ 

她是我们至爱阿瓦塔时代唯一的女至师，但如果有人称她为女人，她就会勃然大怒，对这个

罪犯毫不客气地咒骂一通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不把她称作“阿妈”（母亲）—“简”，而是“巴

巴”（父亲）-—“简”——的原因。“简”是一种爱称，意思是“珍贵如生命”，她对男性称呼的

狂热偏好与性别无关。它是旧时对男子所具勇气力量的指称，那时战争由男子发动和赢取，

而妇女们则做为弱者受保护。因此当一个人面对一切战争中的最大战胜——对自身低我的战

争，并且作为征服者取胜时，人们自然把这种勇气和力量归属为“男人”的。 

  

做为普纳的一个小女孩，我最喜爱的晚间散步是陪伴母亲去巴巴简那儿。巴巴简坐在她的苦

棟树下，一小块由铜栏杆围着的地方。这让我把它称做“巴巴简的摇篮。”树干的一部分占据

着摇篮，每次她叫我过去，我都会高兴地发现自己站在她的摇篮近处。我会注意到那枚钉进

树干的生锈旧钉子，上面挂着一幅廉价小相框，装有一张发黄的至爱巴巴照片。巴巴简会时

不时地望望照片，点点头并柔声对他说话。有时候她会斜过身，将额头放在他的照片上面。 

   X1 E2 N; E: J; l2 x+ @0 B 

回到我的梦里：我看见巴巴简在半明半暗中，蹲在她的女跟随者通常坐的地面上。她独自一

人，正把东西包进一张旧床单，把它捆成个大包裹。我立刻预感到巴巴简这是要离开我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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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普纳了。我说，“别，别，巴巴简，别！”并开始哭泣。“您千万别离开我们，巴巴简！

普纳没有您会凄凉的！别走，请不要走！”6 g2 y8 F8 g& T4 a6 | 

 

她抬起头看着我，说，“我有什么办法，孩子？我必须得关店了，因为没有人付得起我的货！

我得走了！” 

  

我拽着她的包裹，再次乞求她别走，急得哭起来。醒来时，我发现泪水打湿了枕头。 

 7 t5 e) 7̀ ^/ P$ k5 L6 o4  D8 Y 

第二天，我把梦讲给巴巴。他点了点头，但未作评论。) f( X, m$ S7 X1 g& @$ J( B- } 

 

 

最后一个讯息 

5 q, z: m# [: M7 s! J 

1969 年 1 月 29 日上午，巴巴问我做梦没有。我说，“没有，巴巴，我没做。”当天夜里我做

了这个梦。第二天上午，我讲给美诺听，她说，“我们今天别告诉巴巴，他身体还不好。”

我回答，“哦，好的，美诺，我们今天不告诉他。我们明天跟他说，那时肯定他会感到好多

了。” 

 * N8 U! U3 S  M1 u3 j 

我们没有机会这么做，因为第二天，1 月 31 日，巴巴离开了肉身。不过，在这个梦里，他

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讯息。 

 6 w2 ?- a: d3 I) L: F$ X' ^1 A 

我梦见巴巴躺在床上，脸部及半个身子，直到手，盖着一块大毛巾，美诺站在他旁边——右

边。我站在他脚旁。巴巴无言地清楚向我表明：我必须把他用手势说的话转达给美诺。我一

边看着，巴巴的手从毛巾底下伸出，开始双手打手势。巴巴通过手势说，他虽然被盖着，不

被人看见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他继续说，他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外表的样子。一切全是一

场滑稽表演，某种假扮游戏。我应该把这个告诉美诺，安慰她。就在这时，梦结束了。- Z% m  (̀ @+ {( O' p 

$ (̀ n+ b/ { 1 ]  G+ k 

2 Z$ _* h9 J( H# u9 k0 x6 { 

沉默 / |* f4 j0 s. x5 H 

; S( p: t. T- @+ r% L) G. b5 `+ r 

我很难得听见巴巴在我的梦里说话，并且从未象在下面这个梦里听到的那么多。那是在巴巴

离开肉身数月后。3 (̀ [6 D, _( m' ]8 S 

 

我在美拉扎德主房的中屋，站在小书柜旁，身后一位年轻的女佣正卖力地扫着地。这间通常

被称作厅的中屋通向这所房子的几个房间：巴巴的房间，美诺和我的房间，餐厅，起居室．．．我

能看见巴巴同其他女满德里一起走出美诺的房间，他的手扶着美诺的胳膊。他们边走边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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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震惊地意识到巴巴实际上在同她们说话，进行愉快的交谈！ 

 $ n  ]8 [9 H8 ~+ ^ 

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在完全保持静默这些年之后，巴巴打破了他的沉默！不是用一个回荡

的道，或一个震撼世界的宣称。而是以此难以置信的方式打破之，悠闲地同女子们谈论着琐

碎事情。: O3 H" g. J$ L5 Q 

$ x  M0 Y% O- '̀ U 

此外我还无比担心那个正在听他说话的女佣，她无疑会把这个新闻传遍整个村子——她听见

美赫巴巴说话了：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但美赫巴巴不是真的保持沉默，为什么？就在今天，

我打扫房子时，亲耳听见他说话！”我一心琢磨着女佣会怎么想并谈论巴巴，以致对巴巴的

话一个字都没听见。同时，绝对毫不在意地，巴巴继续同美诺及其她人说着话。 

 # t- |& ]/ s& y : Y. z$ b. l 

巴巴朝自己房间走过时，转身看着我，我清晰地听见他说，“是的，我已打破我的沉默，我

的人之沉默，但我还得打破我的神之沉默。” 

 

 

为王后跳舞 0 s1 8̀ M7 j# \& h 

 

我还梦见在美拉扎德的门廊上为美诺跳舞。巴巴亲爱的爱者常在此娱乐美诺。! x4 r1 D- E# x& t' Y8 J: v 

7 M9 l ; o$ X/ ?' d 

美诺坐在门廊的椅子上，一如既往的年轻美丽。你们知道，门廊的空间很有限，因此我为美

诺表演狂舞肯定不易。但还是做到了，因为在梦里，门廊虽保持了平常的融洽，却有一种无

限的空间感。我的特选观众包括几位有艺术造诣的巴巴爱者，他们还多年来在美拉巴德和美

拉扎德演剧跳舞，来服务巴巴。7 B+ a, b7 A1 J2 m 

 

我身穿布满银粉的淡紫裙，头发齐腰，凌乱而雅致，撒着银紫色。一手拿着铃鼓。向美诺，

我们的王后，深深鞠躬。手击铃鼓跳起舞，在门廊上旋转和半旋。8 C$ G# V- s3 A" Q/ J' p6 Q6 d7 M 

8 x# E* r+ G3 d: b( H% s1 U 

为铃鼓伴奏的唯一音乐，是观众的欢呼声。他们合着我跳舞的节奏，打响指，拍巴掌，不时

地骤然停下——在我趾尖旋至门廊边沿时，唯恐我掉下。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，因为就在最

后一刻，我会向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滑去。之后，我会若无其事地用手拢一下头发，一阵星

雨就会粲然降落。每次意识到我在对他们耍诡计，我的巴巴观众便兴高采烈地大笑——在美

诺的慈爱微笑凉亭下。( M1 s1 l/ }$ R$ F5 C 

% e5 ~8 b3 h9  D: _ 

 

我的永恒时刻" E6 G% N+ z0 b( e( m1 b/ R 

5 K2 y* r8 Z+ v3 r6 x4 f 

这是个雾蒙蒙的早晨。巴巴坐在宽宽的大理石地板上，可爱的赤脚相交。他身着白袍，柔软

的褶皱发着辉光，仿佛里面点了只蜡烛。大理石柱在他周围均匀地分布。人们悠闲地出入其

间。奇怪的事情是，你不论从哪两根柱子中间进来，总是面对着巴巴。而且，你一穿柱而入，

沉默便笼罩了一切。+ Z; 1̀ p* }( z$ p& X* Z 

. S% [* P- p( M1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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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怪的是，在我这个梦里，巴巴是唯一的说话者，仅仅用一种我几乎听不见的低语。但他对

我低声说“美”．．．“足”．．．“乐”．．．三个字时，我却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正专心揣摩其中含义，

巴巴厉声问，“你听见我的话吗？”# h. ]  P2 H# M! S7 G 

 

“听见了，巴巴。” 

. u* C1 I* k" d 

“那就重复一遍！” 

 6 ?) [, E- ^' n& q 

当我重复他给我的那三个字时，其含义在我内里呈现：9 B# ?2 T7 u.  D$ Z6 u 

  H9 }9 N3 q  B. K. ^ 

“美”=大知，“足”=大能，“乐”=至乐。 

  

但对我而言，这个梦的最重要部分是，在我试图捕捉巴巴低语的时刻。这是我有机会更接近

巴巴的时候。我轻轻将一只手搭在他肩上，把头倚在另一侧肩上。这就是我的永恒时刻——

至美，至足，至乐。 

 

 

看不见的礼物 

; V$ g  x, ^0 v2 C*  w5 x! i( Z 

; X% V" t1 G 1 ^, H1 B 

最后这个梦是来自至爱的无形礼物。是在我的 23 个梦准备寄往出版社的前一天收到的。 

  

场景又是美诺和我的房间。( X1 j   e9 q, v0 [3 c 

& m5 {9 v" [% l  l 

巴巴和美诺坐在美诺的床边，面朝可以看见闭关山的方向。巴巴身穿米色丝质外衣，袖口已

很磨损。是我特别喜爱的一件衣服。美诺身穿粉红裙子和印满精美小花的罩衫。7 I$ d) g7 U" J! \ 

3 S! I& n# m7 i& E/ r) u* ?7 ~:  m 

我从和美诺的共同生活中知悉，她从来藏不住秘密，因此从她越过巴巴肩头看我的目光中，

我知道她正试图守住一个巴巴将很快为我揭开的秘密。 

 : ^: N. U# g+ H: U7  p 

我期待地跪在他们面前。巴巴在我手里放了个美丽的陶瓷盒子。盒子颜色如夏日天空。大约

宽 3 英寸，长 3 英寸半。盒盖中间微微隆起，亮如最纯洁的海贝。盒子封着，系着一条细细

的卷曲金带，盒盖上画着一朵妍丽至极的紫兰花。2 n' R. n2 U; Q* _& N 

$ {8 ]. ?% K. g( O- J8 ] 

我迷醉地望着盒子。接着就醒了，没得瞧上一眼里面的礼物。, ,̀ i: d) ^$ Q  I, ~% q6 b5 t  } 

 

我将永远珍藏这份来自至爱巴巴和美诺的看不见的礼物。5 z" ?0 [# G4 q / R  P9 x% b  

 

 


